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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
不亂
方 芳

我
們
平
日
做
運
動
，
為
減
輕
往
來

負
重
，
慣
用
拉
箱
攜
帶
運
動
用
品
，

如
今
為
免
麻
煩
，
最
近
也
暫
停
使
用

拉
箱
了
。
激
進
團
體
以﹁
反
水
貨

客﹂
為
名
，
以
暴
力
手
段
踢
箱
、
指

罵
、
推
撞
，
製
造
事
件
，
受
到
社
會
各
界

的
指
責
。
香
港
文
明
社
會
的
形
象
，
一
時

間
蒙
上
了
陰
影
。

激
進
行
為
嚇
怕
了
遊
客
，
到
尖
沙
咀
、

旺
角
走
走
，
就
知
市
道
情
況
不
妙
，
平
日

客
似
雲
來
的
金
舖
、
化
粧
品
店
，
只
有
小

貓
三
四
隻
，
職
員
都
站
到
店
外
兜
售
，
這

情
況
會
持
續
多
久
？
做
零
售
門
市
的
朋

友
，
都
心
中
有
數
。

對
激
進
團
體
的
行
為
，
我
們
絕
不
認

同
，
但
無
可
否
認
，
因
為
遊
客
的
擁
擠
，

令
社
區
日
常
生
活
受
到
影
響
，﹁
反
水
貨

客﹂
因
而
有
一
定
社
會
基
礎
。
其
實
，
香

港
市
民
大
多
數
好
客
，
對﹁
自
由
行﹂
都

是
包
容
的
。

日
前
在
尖
沙
咀
地
鐵
站
自
動
扶
手
電
梯
，
就
碰
上
驚

險
一
幕
。
自
動
電
梯
前
面
站
的
是
兩
位﹁
自
由
行﹂
女

子
，
她
們
把
巨
箱
放
在
自
己
的
前
一
級
，
竟
沒
有
安
全

意
識
拉
着
巨
箱
的
把
手
，
我
們
在
後
面
看
到
搖
搖
欲

墜
，
正
想
提
醒
她
們
，
還
沒
來
得
及
開
口
，
巨
箱
就
沿

着
電
梯
滾
了
下
去
，
人
們
都
尖
叫
起
來
，
眼
看
下
面
受

碰
撞
而
發
生
人
疊
人
事
故
是
無
可
避
免
了
…
…

尖
沙
咀
地
鐵
內
的
擁
擠
可
想
而
知
，
偏
偏
那
一
刻
，

長
長
的
自
動
電
梯
下
，
竟
然
只
得
一
名
青
年
男
子
，
他

聽
到
叫
聲
回
頭
一
看
，
還
是
躲
不
過
巨
箱
一
撞
，
幸
好

來
得
及
穩
住
身
子
，
才
不
致
滾
下
電
梯
。
如
果
下
面
有

老
人
、
小
童
，
後
果
真
不
堪
設
想
了
。
年
輕
人
給
撞
了

一
下
，
沒
有
受
傷
，
也
沒
追
究
就
離
開
了
。
對
遊
客
的

不
是
，
大
部
分
香
港
人
都
是
包
容
的
。

本
來
，
攜
巨
箱
的
乘
客
是
應
乘
搭
升
降
電
梯
的
，
但

部
分﹁
自
由
行﹂
旅
客
沒
有
這
知
識
，
站
台
職
員
也
沒

有
疏
導
。
如
果
大
家
都
做
得
好
一
點
，
矛
盾
摩
擦
就
會

少
一
點
。

還是包容

文
化
人
遊
北
京
王
府
井
，
有
這
樣
一
句
話
：

﹁
去
外
文
書
店
買
書
，
看
聖
若
瑟
教
堂
，
首
都

劇
場
看
戲
。﹂
首
都
劇
場
坐
落
在
王
府
井
大
街

最
北
邊
，
是
我
曾
經
工
作
過
的
北
京
人
民
劇
院

的
專
用
劇
場
。
小
時
候
，
常
被
家
人
帶
去
看
話

劇
，
很
愛
看
，
但
看
不
太
懂
。
自
從
走
上
戲
劇
這
條

不
歸
路
，
我
和
首
都
劇
場
結
下
不
解
之
緣
。

首
都
劇
場
建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
一
九
五
五
年
交
付

北
京
人
民
藝
術
劇
院
使
用
。
在
建
築
風
格
上
，
借
鑒

了
歐
洲
與
俄
羅
斯
的
建
築
風
格
，
莊
重
、
典
雅
。
一

直
以
為
是
蘇
聯
人
的
建
築
，
後
來
才
知
道
總
設
計
師

是
中
國
人
，
名
林
樂
義
。
首
都
劇
場
建
成
即
獲
得
中

國
建
築
學
會
創
作
獎
，
被
編
入
英
國
世
界
建
築
通

史
。年

中
，
美
國
設
計
師
哈
維
韋
斯
特
夫
婦
特
別
從
廣

州
飛
來
北
京
看
我
的
戲
，
他
們
很
少
在
北
京
看
戲
，

婉
轉
地
問
我
，
是
什
麼
樣
的
劇
場
，
是
否
適
合
看

戲
？
我
告
訴
他
們
，
首
都
劇
場
應
該
和
歐
美
的
一
流

劇
場
沒
有
什
麼
分
別
，
看
表
情
他
們
不
太
相
信
。
他

們
曾
經
去
過
一
些
劇
場
，
設
備
雖
然
一
流
，
但
演
出

中
玩
手
機
、
照
相
、
聊
天
、
小
孩
到
處
跑
，
不
是
看
戲
，
倒
似

是
嘉
年
華
，
把
他
們
嚇
怕
了
。

當
晚
，
哈
維
還
是
西
裝
領
帶
、
一
身
紳
士
地
來
了
。
一
進
劇

場
，
就
被
一
種
嚴
肅
的
文
化
氣
氛
包
圍
，
前
廳
中
央
為
方
形
大

廳
，
大
理
石
地
面
，
兩
側
有
咖
啡
室
和
主
樓
梯
，
天
花
採
用
集

中
式
大
花
裝
飾
。
大
廳
正
中
是
劇
院
創
始
人
曹
禺
、
老
舍
和
焦

菊
隱
的
銅
像
。
大
廳
二
層
為
環
形
跑
馬
廊
，
三
層
設
有
帶
音
樂

台
的
宴
會
廳
，
屋
頂
平
台
可
與
台
後
相
通
。
觀
眾
席
寬
二
十
四

米
，
長
二
十
六
米
，
高
十
二
點
五
米
，
共
九
百
二
十
七
個
座

位
。
一
樓
左
側
是
戲
劇
書
店
，
四
樓
設
有
北
京
人
藝
博
物
館
。

演
出
前
，
我
帶
哈
維
和
兩
位
德
國
朋
友
參
觀
博
物
館
，
哈
維
做

過
美
國
四
間
博
物
館
館
長
，
是
博
物
館
專
家
，
他
看
得
非
常
認

真
仔
細
，
因
為
當
晚
要
看
戲
，
時
間
不
多
，
第
二
天
兩
夫
婦
又

專
程
來
看
人
藝
博
物
館
，
並
在
戲
劇
書
店
購
書
。

舞
台
是
我
此
生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
書
房
、
排
練
場
、
劇
場
，

巡
迴
往
復
，
首
都
劇
場
是
我
的
最
愛
。
我
的
第
一
部
戲
在
這
裡

演
出
，
我
的
成
名
作
在
這
裡
上
演
五
百
場
。
舞
台
深
十
九
點
五

米
，
寬
二
十
六
點
五
米
，
高
十
八
點
五
米
，
台
口
寬
十
三
米
，

有
電
動
活
動
台
口
，
兩
側
有
副
台
。
基
本
台
中
央
有
中
國
自
行

設
計
施
工
的
轉
台
。
那
時
候
，
舞
台
上
佈
景
一
轉
，
觀
眾
都
驚

呆
了
。
化
妝
室
佈
置
在
舞
台
後
部
，
還
有
寬
敞
的
排
練
廳
，
貴

賓
休
息
室
在
舞
台
一
側
，
有
獨
立
出
入
口
，
與
觀
眾
活
動
互
不

干
擾
。

觀
眾
走
進
首
都
劇
場
就
被
一
種
文
化
氣
氛
攝
住
，
說
話
聲
音

小
了
；
孩
子
不
亂
跑
了
；
女
人
們
不
大
聲
呼
喊
了
，
輕
輕
走
向

座
位
，
靜
下
心
等
待
開
幕
。
這
神
奇
因
何
而
來
？
下
篇
再
敘
。

神奇的劇場

突
然
爆
出
吳
綺
莉
母
女
家

庭
糾
紛
，
聽
後
有
點
忐
忑
。

跟
綺
莉
認
識
有
年
，
不
算

非
常
熟
稔
。
這
兩
年
因
卓
林

契
媽
︱
我
們
的
共
同
好
友
，

碰
頭
機
會
多
了
。

從
旁
細
觀
，
我
喜
歡
這
名
女

子
！這

份
喜
歡
除
了
爽
朗
平
和
待
人

接
物
，
或
多
或
少
來
自
綺
莉
與
卓

林
既
是
親
人
，
又
是
親
暱
朋
友
的

感
動
。

女
兒
十
五
歲
，
綺
莉
忍
辱
負
重

十
六
年
，
重
返
香
港
，
洗
盡
鉛

華
，
薄
施
脂
粉
，
遠
離
名
利
場
，

默
默
工
作
，
明
顯
將
選
美
冠
軍
與

一
度
演
員
的
光
環
放
下
，
同
時
努

力
接
受
年
輕
時
因
無
知
得
來
的
結

果
，
目
標
：
做
個
無
憾
母
親
。

相
熟
朋
友
飯
聚
才
見
到
綺
莉
，
如
若
周

末
，
女
兒
定
會
伴
隨
。
年
齡
漸
長
，
卓
林
漸

高
，
母
女
二
人
愈
來
愈
似
朋
友
，
不
單
止
，

更
是
非
常
親
暱
、
擁
肩
有
講
有
笑
的
好
朋

友
。
不
止
一
次
讚
美
：﹁
好
羨
慕
啊
，
多
難

得
親
密
朋
友
似
的
一
對
母
女
！﹂

卓
林
性
格
很
可
愛
，
直
來
直
往
卻
非
少
年

亂
語
，
條
理
分
明
言
而
有
物
，
可
見
綺
莉
對

女
兒
教
育
有
要
求
，
從
來
不
隱
瞞
管
教
女
兒

嚴
謹
：﹁
我
們
潮
州
人
家
庭
教
育
從
來
森

嚴
，
母
親
教
我
，
我
教
育
女
兒
，
自
己
走
錯

一
步
，
更
重
視
管
教
…
…﹂

沒
人
比
她
更
明
白
，
單
親
媽
媽
，
更
是
有

名
氣
的
單
親
媽
媽
營
生
困
難
，
憐
惜
目
光
非

堅
強
的
她
所
嚮
往
，
想
她
只
願
旁
人
將
她
們

平
等
對
待
。
最
難
過
，
也
難
搞
的
肯
定
是
媒

體
的
關
注
，
人
家
的
工
作
專
業
便
是
發
掘
故

事
，
這
點
閣
下
喜
歡
與
否
也
難
平
息
，
只
好

平
衡
自
己
，
開
放
接
受
。

朋
友
的
媽
媽
欣
賞
綺
莉
，
知
她
與
我
是
朋

友
，
發
來
短
信
盡
是
鼓
勵
金
句
，
希
望
替
她

轉
發
。
無
必
要
將
人
家
問
候
的
內
容
公
告
天

下
，
當
中
幾
句
寄
語
綺
莉
，
相
信
也
是
不
少

朋
友
對
她
的
安
慰
與
期
盼
：﹁
十
六
年
熬

過
，
苦
盡
甘
來
近
了
，
生
活
不
為
別
人
而

過
，
是
為
自
己
、
為
女
兒
而
過
，
請
保

重
！﹂ 母女情深

此山
中

鄧達智

﹁
多
啦
A
夢﹂
是
幾
代
香
港

人
想
像
的
摯
友
，
是
小
學
時
代

放
學
後
晚
飯
前
的
理
想
玩
伴
。

他
不
但
忠
誠
，
永
不
言
棄
，

了
解
朋
友
，
還
是
極
有
辦
法
和

能
力
的
拯
救
者
。
這
位
朋
友
的
離
開

非
常
值
得
流
下
熱
淚
，
且
一
生
得
一

知
己
，
死
而
無
憾
。
如
若
用﹁
高
山

流
水﹂
來
形
容﹁
多
啦
A
夢﹂
，
也

會
有
人
欣
然
接
受
。

當
然
，
留
得
住
這
樣
的
摯
友
在
家

裡
，
也
需
要
開
明
放
任
的
父
母
。
大

雄
儘
管
因
為
不
濟
事
而
失
意
，
父
母

亦
不
嚴
苛
，﹁
多
啦
A
夢﹂
也
不
嚇

人
，
懂
得
避
重
就
輕
，
出
沒
無
礙
，

只
待
適
當
時
機
出
手
。
虛
構
中
的
多

啦
A
夢
，
甚
至
可
以
﹁
回
到
未

來﹂
，
就
欠
沒
有
改
造
過
去
。
如
此

穿
梭
時
空
、
慾
望
與
夢
想
，
使
它
顯

得
永
恆
。
因
而
當
它
從
此
不
再
出

現
，
想
起
也
會
叫
人
流
淚
。

多
啦
A
夢
、
叮
噹
之
前
的
家
庭
電
視
節
目
，

雖
然
沒
有
同
等
的
叫
座
力
，
同
樣
會
讓
我
在
兒

時
放
學
的
日
子
加
快
腳
步
。
你
會
記
起﹁
雷

鳥﹂(T
hunder

Bird)

嗎
？
那
是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英
國
製
作
的
木
偶
電
視
片
集
，
當
然
沒
有
動

漫
般
迷
人
，
但
片
集
的
人
物
、
配
音
及
特
技
效

果
，
也
足
以
令
在
簡
單
實
務
的
環
境
中
長
大
的

香
港
兒
童
寄
託
夢
想
與
好
奇
。
現
在
回
想
起

來
，
那
幾
個
只
有
三
數
款
笑
容
的
木
偶
，
怎
麼

可
以
寄
載
着
萬
千
孩
童
的
想
像
？
只
能
怪
我
們

可
以
擁
有
的
玩
具
，
不
夠
奇
趣
動
人
。

但
雷
鳥
不
是
多
啦
A
夢
。
雷
鳥
的
史
葛
隊
長

不
會
進
入
我
們
的
房
間
，
也
不
會
關
心
我
們
的

考
試
、
學
校
生
活
和
私
人
的
情
感
。
肩
負
拯
救

人
類
重
任
的
太
空
隊
伍
，
跟
香
港
的
生
活
空
間

也
少
有
任
何
關
係
。
一
房
八
口
的
香
港
人
連
大

雄
的
私
人
房
間
都
沒
有
，
只
會
嚮
往
漫
遊
於
太

空
，
甚
至
不
落
地
的
幻
想
。
愛
上
多
啦
A
夢
，

跟
生
活
空
間
的
改
善
不
無
關
係
，
以
致
我
們
後

來
嚮
住
日
本
小
鎮
的
井
井
有
條
。

雷鳥與A夢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大
約
一
萬
多
年
前
，
冰
河
時
期
結
束
了
。
溶
化
了
的
冰

雪
，
變
作
滔
滔
洪
水
，
淹
沒
了
大
地
。

這
是
人
類
祖
先
最
大
的
危
機
，
所
以
東
西
方
的
神
話
裡

面
，
都
會
有
挽
救
人
類
逃
出
生
天
的
英
雄
人
物
，
並
且
通
過

該
英
雄
人
物
說
明
人
類
的
起
源
、
居
住
地
、
文
化
的
認
同
和

今
後
生
存
下
去
的
規
律
。
聖
經
裡
面
，
挪
亞
是
大
英
雄
，
拯
救

了
人
類
和
許
多
物
種
；
在
中
國
的
神
話
裡
面
，
大
英
雄
是
鯀

︵
讀
音
為
滾
︶
。
他
是
部
落
領
袖
，
圖
騰
是
一
條
黑
色
、
很
像

鮫
魚
的
大
魚
。
楚
國
的
大
學
問
家
屈
原
在
︽
天
問
︾
提
出
了
對

老
天
爺
的
質
問
：﹁
永
遏
在
羽
山
，
夫
何
三
年
不
施
？
伯
禹
愎

鯀
，
夫
何
以
變
化
？﹂
指
出
，
老
天
爺
對
鯀
的
處
理
是
不
合
乎

公
義
的
。

在
中
國
遠
古
時
代
，
洪
水
氾
濫
長
達
二
十
二
年
。
大
地
成
了

一
片
汪
洋
，
五
穀
被
淹
，
百
姓
無
處
居
住
，
無
以
為
生
，
還
常

常
受
到
禽
獸
的
侵
襲
，
人
口
迅
速
減
少
。
國
王
堯
非
常
焦
急
，

召
集
各
部
落
首
領
商
量
，
大
家
決
定
派
鯀
︵
其
中
一
個
部
落
的

首
領
︶
去
治
理
洪
水
。

鯀
接
受
了
命
令
，
面
對
肆
虐
的
洪
水
，
冥
思
苦
想
，
怎
樣
才

可
以
將
洪
水
淹
沒
的
地
方
填
高
？
周
圍
都
沒
有
土
壤
。
從
水
裡

爬
出
一
隻
靈
龜
，
牠
告
訴
鯀
：﹁
天
庭
有
一
種
叫﹃
息
壤﹄
的

寶
物
，
只
要
你
能
拿
到
息
壤
，
往
地
上
一
投
，
息
壤
馬
上
就
會

生
長
起
來
，
積
成
山
，
堆
成
堤
。﹂
鯀
一
直
向
西
走
，
到
了
西
方
的
崑
崙

山
，
見
到
了
天
帝
，
他
乞
求
天
帝
將
息
壤
賜
給
他
，
治
理
洪
水
，
拯
救
百

姓
，
但
是
天
帝
拒
絕
了
其
請
求
。
鯀
心
裡
掛
念
着
在
洪
水
中
痛
苦
生
活
的
百

姓
，
於
是
他
趁
天
庭
守
衛
疏
忽
，
偷
走
了
息
壤
。
鯀
回
到
了
東
方
，
忙
將
息

壤
往
水
裡
一
撒
，
果
然
，
息
壤
立
刻
迅
速
生
長
，
洪
水
漲
一
米
，
息
壤
就
長

一
米
；
洪
水
漲
十
米
，
息
壤
就
長
十
米
，
很
快
洪
水
就
被
阻
隔
在
大
堤
之

外
。
人
們
脫
離
了
洪
水
的
包
圍
，
高
興
地
又
叫
又
跳
，
並
開
始
耕
種
生
產
。

天
帝
知
道
是
鯀
偷
走
息
壤
後
，
暴
跳
如
雷
，
立
刻
派
天
兵
天
將
下
凡
，
收

回
息
壤
。
息
壤
一
撤
，
洪
水
立
即
反
撲
而
來
，
沖
垮
了
堤
壩
，
毀
壞
田
園
，

淹
死
了
很
多
百
姓
。
堯
王
大
怒
，
他
發
布
命
令
說
：﹁
鯀
只
知
道
圈
堤
堵

水
，
一
旦
堤
潰
，
為
害
更
大
。
治
水
九
年
，
還
不
成
功
，
該
處
分
。﹂
堯
王

將
鯀
囚
禁
在
羽
山
，
三
年
︵
古
代
的
三
年
乃
形
容
詞
，
事
實
是
無
期
徒
刑
︶

不
施
，
即
不
會
釋
放
施
恩
。
堯
王
發
令
其
子
伯
禹
繼
續
擔
任
治
水
重
任
，
推

薦
者
為
舜
。
當
時
伯
禹
在
部
落
的
首
領
中
，
享
有
很
高
的
威
望
，
舜
的
推
薦

間
接
除
去
了
一
個
競
爭
者
，
讓
自
己
能
夠
接
替
堯
王
的
位
置
，
治
水
者
會
有

牢
獄
之
災
。

屈
原
在
︽
天
問
︾
中
，
覺
得
這
樣
的
政
治
遊
戲
非
常
不
公
平
。
他
感
覺
自

己
和
鯀
的
遭
遇
太
相
似
，
所
以
提
出
了
對
老
天
爺
的
質
問
，
要
為
鯀
這
一
人

民
大
英
雄
討
回
公
道
。
屈
原
一
生
為
楚
國
的
富
強
竭
智
盡
力
，
但
是
其
他
的

貴
族
不
斷
講
他
的
壞
話
，
結
果
，
楚
懷
王
把
他
放
逐
了
，
他
於
是
作
出
︽
天

問
︾
這
偉
大
的
詩
篇
。

屈原借鯀言志

雙城
記

何冀平

古今
談

范 舉

AA制，成為如今北京朋友圈聚會的主要形式。自從反腐倡廉之
後，哪位領導都不能大大方方買單了，乾脆就大家都自掏腰包。
在不遠的從前，同學朋友聚會的主要形式都是公款吃喝。有在政
府當領導的朋友一聲招呼，大家來吃個飯吧！人們便都高高興興地
赴約，在豐盛的餐桌上歡聚一堂。螃蟹、大蝦輪番上，誰都沒有心
理負擔。買單的那位有簽單權，招待誰都一樣，還不如招待老同學
呢！吃一餐二百元的飯不好意思報銷，幾百上千元的一桌飯，倒能
坦坦入公款走賬，招待關係戶，當然得有排場。一位國企經理告訴
朋友，他每年能在單位報銷幾千元的費用，幹嘛不讓老同學沾沾光
呢？
回想一下，從前參加的那些公款買單的聚會，大都是熟不熟的人
坐在一起，有點兒像「吃大戶」，也有點兒像「領導接見」。人走
了，桌上剩滿雞鴨魚肉，誰都不好意思打包，誰都不為浪費心痛。
現在公款吃喝叫停，可還是有經濟條件好的朋友願意買單組織聚
會。有同學特意壓幾千元在飯店，作為聚會資金。還有位私企老
闆，喜歡組織同學去度假村小住，幾千元的消費對他來說根本不算
甚麼，可是也有不少同學強烈反對一人買單的聚會。有位曾當過公
務員的同學說：「若要同學會常久，還是AA制最好！」她列舉了
AA制的很多好處：平等、輕鬆、節約。
她說的確實有理，沒有平等交流，就失去了聚會的真正意義。總
是空手受請的人，無論自己承認與否，心理上都會有不自覺的劣
勢；而買單的那位，無論公款或私款，都有不自覺的優越。強的總
想照顧弱的，於是弱者就類似「陪吃一族」，有的人吃白食慣了，
哪兒有不花錢的飯局，都要去湊熱鬧。不平等，聚會就難輕鬆愉
快。
AA制的聚會，因為沒必要攀比，都比較節約。有幾位出生五十
後的大學同學，多年沒有見面，後來退的退，二線的二線，彼此人
生都輕鬆了，便想輪流請客做莊。其中一位還沒有退休，於是把飯
局設在高檔餐廳，一餐飯花了上千元；第二位呢，經濟條件不錯，
也在中檔餐廳中破費不少；第三位請客的，是位因企業倒閉退休多
年的女士，退休金很微薄，可是她硬要撐面子，請老同學吃飯專挑
貴菜點了一桌，結果一餐飯幾乎花了她退休金的三分之一。最後一
位請客的是位成功的獨立設計師，他有錢，可是消費理性，這位男
士就在自家樓下的小飯館請老同學相聚，讓同學們自己點愛吃的

菜，大家就都挑便宜且實惠的，結果一餐飯只花了一百多元，還吃
得不錯。我對那位男士說：「你不嫌人家說你寒酸？」他說：「比
賽請客有意思嗎？」
這話有理。想想凡有人買單的飯局，都難免攀比，讓人心裡挺
累，不知是吃飯還是吃面子。年輕人就不這麼累，「八十後」與
「九十後」們從小就習慣了AA制。我女兒從五歲認識錢開始，與
大她一兩歲的小表哥、表姐們出門買零食，花兩毛錢都得一人一
毛，漸漸長大了，同學之間的交際更是如此。前兩年她的大學同學
從全國各地到北京聚集，當公務員的前班長負責組織，有組織能力
的他，早早就預算好了賬單，約好負責財務的同學，每位參加的同
學連吃帶住交一千元，大家都高高興興。
沒了公款吃喝後，為了搭建輕鬆的交際平台，我與朋友、同學們

約定，今後聚會乾脆都採取AA制，大家欣然同意。開始有點兒不
自然，後來就漸漸習慣了，悟出凡熟不拘禮的好朋友，才能如此輕
鬆地「A」在一起。
頻繁進行AA制的，是我住的社區合唱團

成員。合唱團是個快樂的交際平台，除了一
起唱歌和演出，也一起出門旅遊，一起出去
吃飯。即使在北京，也是玩到哪兒，就吃到
哪兒。幾年下來，全聚德的烤鴨、前門的鹵
煮、老北京炸醬麵館等等北京大小餐館，幾
乎都吃遍了。每次聚會，成員們坦坦然然地
平攤費用，沒有誰非要充大款請客。最長久
的朋友圈，都是有小距離的那類。
AA制最大的好處就是節約，省錢也不丟

面子。吃飯一般不會去昂貴的高檔酒店，而
是平民化的餐廳；點的菜絕非海鮮山珍，而
是實惠的家常菜。吃完飯後，桌上一定都是
「光盤」，而不是滿桌剩菜。這種「小家子
氣」的聚會，並非就是「不體面」，而是更
近人情。
某次一位移民美國的同學回國，同學相約

聚會。本來有人提議去中關村一家氣派的高
檔酒店，可多數同學反對，認為那家酒店太

貴，「A」過一次每人百元都不夠。於是大家就把聚會定在平民化
的「老邊餃子館」，點了十幾盤餃子和一些大眾化的家常菜，有同
學帶來了茶和酒，結果一餐飯平攤下來，每人只要區區二十多元。
美國同學也非常高興，她喜歡吃餃子和家鄉菜，更喜愛濃濃的同學
情意，根本不在乎飯店的門臉大小。當然，她也與大家一起「A」
了一把。飯後，凡是沒有吃完的菜，都有同學主動打包，連最便宜
的麻婆豆腐也不例外。
以AA制代替公款吃喝之後，北京餐飲業格局有了極大的變化。

從前生意平平的中低檔餐廳，生意都愈來愈火紅，比如老邊餃子
館、老北京炸醬麵、京味小吃店等，只要衛生、實惠、可口，有主
打當家菜，日子都好過得很。而曾門庭若市的高檔餐飲，卻日子愈
來愈難，尤其是人均消費二百元以上的高檔自助餐廳，都是門前冷
落。為了生存，高檔餐廳有的做盒飯，有的搞外賣，可是到了飯點
兒，華麗的大堂依然空空蕩蕩，實在挺不下去的，就只能關門了。
一家原本生意火爆的某歌廳旗艦店，前幾年跟某知名高檔餐飲合
作，可不久前也關門了。原因很簡單：唱歌加吃飯，兩三個小時就
消費幾千元，幾乎相當於一個工薪層的月工資，不是公款消費，誰
燒那個包呢？
節約與輕鬆，讓AA制成為朋友聚會的新風尚。

AA制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看
舞
台
劇
︽
金
蘭
姊
妹
︾
，
令
我
想
起
一

些
我
家
族
關
於
媽
姐
的
故
事
。
現
實
中
的
媽

姐
其
實
並
非
都
像
劇
中
人
物
般
對
僱
主
忠
心

耿
耿
，
唯
命
是
從
。
她
們
其
實
只
是
一
個
社

群
中
的
成
員
，
自
然
也
有
不
同
的
性
格
和
價

值
觀
。

父
母
曾
聘
用
多
名
媽
姐
，
其
中
一
人
將
父
親
購

買
的
新
鮮
生
蠔
肉
的
黑
色
部
分
丟
掉
。
生
蠔
最
好

吃
的
正
是
此
部
分
，
父
親
自
然
問
她
為
何
會
那
樣

做
？
她
說
：﹁
那
些
是
糞
便
哩
！﹂
又
一
次
，
她

燒
的
菜
味
道
欠
佳
，
父
親
向
她
直
言
，
她
不
忿
地

回
答
：﹁
大
少
，
你
這
麽
棒
，
不
如
由
你
來
燒
菜

吧
！﹂
父
親
是
好
勝
之
人
，
不
堪
被
嘲
，
辭
退
她

後
，
堂
堂
公
子
自
始
憤
然
自
學
燒
菜
。
此
事
最
大

得
益
者
是
誰
？
自
然
是
我
們
漁
人
得
利
的
三
名
子

女
，
因
為
我
們
即
使
在
家
，
也
可
以
經
常
吃
到
媲

美
大
廚
水
準
的
父
親
私
房
菜
。

兩
天
前
，
八
姑
母
才
向
我
投
訴
多
年
前
十
姑
母

住
醫
院
時
，
因
為
十
姑
母
的
兩
名
媽
姐
怕
鬼
，
不
肯
到
醫
院

陪
伴
女
僱
主
，
八
姑
母
被
迫
到
醫
院
通
宵
照
顧
妹
妹
。
所
以

說
藝
術
創
作
往
往
會
美
化
或
普
遍
化
了
現
實
生
活
的
人
物
。

外
婆
家
也
僱
用
媽
姐
。
那
位
媽
姐
年
紀
不
輕
，
很
富
經

驗
。
我
很
小
的
時
候
，
她
其
實
不
太
喜
歡
我
常
到
外
婆
家
中

玩
，
累
她
多
做
工
夫
，
但
她
仍
顧
及
階
級
身
份
。
所
以
，
她

會
口
中
一
邊
有
禮
地
稱
呼
我
表
小
姐
，
一
邊
用
雙
目
瞪
着

我
。
一
次
，
我
見
外
婆
家
來
了
一
位
打
扮
樸
素
的
婦
人
，
我

以
為
是
一
位
仍
未
來
得
及
換
白
衫
黑
褲
、
新
來
的
媽
姐
。
我

很
有
禮
貌
地
對
她
說
：﹁
你
好
，
請
問
你
是
甚
麼
姐
呢
？﹂

母
親
立
時
尷
尬
不
已
，
原
來
她
是
從
內
地
來
港
探
望
外
祖
母

的
親
戚
。

李
恩
霖
為
了
撰
寫
︽
金
︾
劇
，
走
訪
了
多
名
媽
姐
，
了
解

她
們
的
生
活
、
工
作
和
思
想
之
餘
，
也
為
香
港
保
留
了
一
個

已
漸
消
失
的
社
群
的
歷
史
和
面
貌
。
即
使
不
為
藝
術
創
作
，

也
能
為
香
港
歷
史
補
白
，
是
一
項
非
常
有
意
義
的
工
作
。

︽
金
︾
劇
的
三
名
媽
姐
各
操
不
同
的
廣
東
省
方
言
或
口

音
，
對
演
員
來
說
是
很
大
的
考
驗
。
我
們
在
香
港
土
生
土
長

的
一
代
，
很
多
都
不
再
懂
得
說
地
方
方
言
，
為
了
演
一
齣
戲

而
急
就
章
地
惡
補
一
種
自
己
不
熟
悉
的
方
言
，
本
來
就
不
會

學
得
很
像
，
何
況
在
台
上
演
出
時
還
有
很
多
東
西
要
兼
顧
，

一
不
留
神
或
分
了
心
，
演
員
本
身
的
第
一
語
言
或
方
言
就
會

自
然
地
溜
了
出
口
。
阿
好
的
台
山
口
音
最
令
我
注
意
，
因
為

我
小
時
候
身
邊
很
多
長
輩
都
是
說
台
山
話
的
，
我
對
於
這
種

方
言
頗
為
熟
悉
。
劇
中
飾
演
阿
好
的
彭
杏
英
在
一
場
戲
中
連

續
四
次
用
廣
州
話
說
了
四
個
字
，
台
下
觀
眾
或
沒
有
反
應
，

或
莫
名
其
妙
。
我
當
然
知
道
她
其
實
在
說
甚
麼
︱
那
四
個

字
是
台
山
粗
話
的
諧
音
哩
！

媽姐點滴 演藝
蝶影
小 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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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制是現在聚餐的主要形式。 網上圖片


